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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迷酒仙湖
张良云

游酒仙湖，一直是我多年的梦。初夏，与众学友相聚梅

城，终于得以一游。对酒埠江，对酒仙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

亲近与眷恋，因此，去酒仙湖一游的念想，总是缠绕心头。我

曾有过邀约三五文友，带上几壶老酒，效仿仙人，梦醉仙湖，

以解对酒埠江，对酒仙湖的相思。

游酒仙湖，其实也是一种寻找，寻找那被岁月冲刷过的

传说，寻找那份在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情怀。上世纪 80 年

代初，我曾来过酒埠江，因时间匆匆，未能一睹酒仙湖美丽

的容颜，终是遗憾，四十多年的每一个日子，对酒埠江，对酒

仙湖情难自禁，以至梦里相思，总想再次去看看酒埠江的山

水，亲吻酒仙湖，亲吻揭开面纱，带着酒香而神秘的酒仙湖。

人未游，心先至。四十多年里，我无数次想象与梦游过

酒仙湖。在我的梦与遐思里，酒仙湖的春天，湖水荡漾，湖岸

蝶飞轻舞，鲜花盛开；仲夏，湖水沉静，蝉鸣轻唱，鸟语花香；

晚秋，水波粼粼，湖岸丛林尽染，色彩缤纷；冬天，湖面雾气

缭绕，山峦皑皑白雪，别有一番诗意……

带着憧憬与向往，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酒仙湖。初夏的五

月，微风轻拂，午后的阳光，带着淡淡的甜味，依旧如春天般

柔和。沿着山道，进入湖区，迎面看到“酒仙湖”三个大字，特

别醒目。纵目湖山，好似镜子的湖面，波光粼粼，是那样静谧

而安详。湖岸，群峰叠翠；远山，深黛的墨绿与盛开的桐花交

相映衬，把酒仙湖装饰得色彩缤纷。阳光透过湖岸的疏林，

斑斑驳驳，影影绰绰，又是一番景象。蓝天下，平静的湖面宛

如一幅天然的画。

我曾漫步苏堤，领略过西湖的精巧与杨柳拂面的柔美；

也游览过洞庭湖，感叹其波澜壮阔的大气，但酒仙湖却有其

“天然去雕饰”的秀气与质朴。我感受过鼓浪屿冲浪的澎湃，

也惊艳过“天之涯，海之角”拍岸惊涛的浪漫，但酒仙湖却似

文静的女子，款款深情，婀娜多姿。酒仙湖，她不仅仅有湖光

山色的自然美，更以她神奇的传说和深厚的人文内涵，丰富

着游人的想象，增添了游人的情趣。

走进拥挤的游艇，荡舟酒仙湖，仿佛人在画中。湖面如

同明镜，映衬着天空的蔚蓝和云彩的轮廓，阳光洒落在湖面

上，水波微皱，如仙境般的酒仙湖以她多娇的容颜，令人留

恋。透过窗口，寻找仙人醉卧湖岸，酒仙湖中的源头，仿佛仙

风道骨的仙人飘飘洒洒从天而来，此时，我醉在湖中，一种

超然的洒脱与豁达弥漫心胸。

走下游艇，我不禁把手伸入湖中，蘸一掌湖水，贪婪地

吮吸，湖水的酒香盈满心头……

走进与寒婆坳码头遥遥相对的攸女仙境。一尊高高的

攸女雕像映入眼帘。攸女侧脸凝视，好似在深情地迎接远方

的客人，更似在眺望远方，弹泪而吟“候人兮猗”，述说对禹

的思念……

伫立雕像前，思绪万千，被攸女“献计献策，助禹抗洪治

水，独自抚育启成明君”的传说而震撼，也被美丽聪慧的攸

女那执着炽热的爱而深深打动。

“柔情最是攸州女，高绾青丝忆故人。”和风轻拂，远处

似乎一阵阵渔歌传来，述说着悠久而古老的故事。怀着对文

静、勤劳、善良的攸女的敬仰，我庄重而虔诚地拍下攸女雕

像作为永恒的纪念。

穿越栈桥长廊，翻过山岭，沿着山脊拾级而上来到始建于

宋代的双子塔。几叠层峦掩映在沟谷翠镜之中，酒仙湖的水光山

色尽收眼底。“韩婆育子，双子报恩”的传说，不仅是对韩婆坚韧

不拔、勤劳精神的赞美，更是中华民族对孝文化的传承和纪念。

双子塔前，久久沉思，双眼泪光闪烁。我不仅被韩婆博

大深厚的母爱所感动，内心也被双子那份赤诚的孝心所填

充，此时，胸中升腾万般感慨，敬意油然而生。

落日余晖里，酒仙湖水天一色，如同一幅完美无瑕的画卷。

晚霞中，踏上归程，频频回首，我陶醉在“仙湖淼淼连天水，一叶

游艇远悠闲”的酒仙湖，醉在清风徐来，霞光满天的酒埠江。

1996年，夏日的骄阳似火，灼烧着大地，我怀揣着

对远方的憧憬，骑着那辆略显破旧的自行车，沿京杭

大运河，一路向南。运河两岸的风景如诗如画，古朴的

村落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给大地蒙上一层梦幻的轻

纱；繁华城镇车水马龙，喧嚣与活力扑面而来，每一处

景致都似被大自然精心勾勒，化作一幅幅流动的绝美

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然后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

行至南京，知晓家乡先贤谭延闿墓在此地，心中

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敬意，当下决定，一定要

先去拜谒。我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前行，山林越

发幽深静谧，阳光俏皮地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

化作一片片金色的光斑，仿若岁月不小心遗落的记忆

碎片，星星点点地洒落在地面。

抵达谭公墓前，眼前的景象，全然没有世俗的奢

华与张扬，反倒透着一种古朴厚重、庄严肃穆的宁静

之感。墓冢呈圆形，静静地卧在这片土地上，周边环绕

着一些简单却雕琢精细的石刻，它们仿佛是时光的忠

实记录者，默默诉说着墓主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我缓

缓走近，带着敬畏轻轻抚摸那些略带沧桑的石头，一

时间，心中感慨万千。这里安息着的，是在近代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谭延闿，他的书法被誉为民国四大书家

之首，传颂千秋；他的政治生涯波澜壮阔，充满变数；

他的人生抉择饱含情义，尽显风骨。

站在墓前，我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他年少时的

坚毅模样。因母亲妾室身份受尽屈辱；步入中年，在波

谲云诡的政坛周旋，个中无奈与坚持唯有自知；而当

他挥毫泼墨时，那专注与豪情又令人动容。他身处乱

世，却凭借非凡的才华与超人的智慧，在不同领域都

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让人难以忘怀。

离开谭公墓时，山风掠过耳畔，仿佛携来他挥

毫时的墨香。带着这份历史的余温，我转身向中山

陵走去。

当我踏入中山陵的那一刻，庄严肃穆之感如潮水

般扑面而来，瞬间将我淹没。沿着那灰白色的阶梯拾

级而上，每一步落下，似重重地踩在历史的鼓点之上，

发出深沉而厚重的回响，仿若与过往的岁月悄然相

拥。彼时的中山陵，刚刚经历过重修，工匠们对照着老

照片精心临摹谭延闿笔意的痕迹还清晰可辨。

遥想 1929 年的南京紫金山，初夏的风裹挟着松

柏的清香。中山陵的祭堂内，一方青石碑静静矗立，

碑面镌刻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

国十八年六月一日”，字字如铜铸铁浇，笔锋间凝着

千钧之力。这是谭延闿的手笔，亦是近代中国文人以

笔为戈、投身时代浪潮的有力见证。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人深知其安葬事宜对

于重塑政治正统意义非凡。先生遗言“葬我于南京紫

金山麓”，南京既是辛亥革命的起点，又因与明孝陵毗

邻，明太祖“驱除鞑虏”与孙中山先生“恢复中华”的壮

志隔空呼应。然而，碑文题写却历经波折，起初计划由

汪精卫撰墓志铭、胡汉民书丹，终因“孙中山功业难尽

述”而作罢。1928年，葬事筹备委员会决议仅刻简明碑

文，这一决定恰似历史的留白，将诠释权交给后人。

谭延闿的入选，与其“民国第一楷书”的盛誉密不

可分。他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亦是孙中山葬事筹备委

员，政治身份与艺术造诣的双重权威，使其成为题碑

的不二人选。碑文虽仅 24 字，却需在方寸间平衡党国

叙事与历史庄严——既不能僭越“国葬”名义（因段祺

瑞政府早夭的国葬计划），又须凸显国民党对孙中山

精神的继承。最终，“总理”之称定格了孙中山在党内

的至高地位，而“中国国民党葬”六字，则将个人葬礼

升华为政党精神的纪念碑。

谭延闿提笔之时，正值北伐初定、国府建都南京

的关键节点。站在石碑前，碑石高 9 米，颜楷字体结体

宽博似巍峨庙堂，笔力沉雄如铸铁千钧，目光顺着笔

画游走，似能触摸到书写者运笔时的磅礴力道。他曾

言：“大字如扛鼎，须以全身之力贯注笔端。”细细凝视

碑文，“葬”字末笔悬针竖似利剑出鞘，“总”字上部三

点水如江河奔涌，“先”字长横像疆场铁骑。每一笔都

于严谨法度中挥洒豪情风骨，既契合孙中山先生“革

命尚未成功”遗训的坚毅，又映照国民党以传统书法

强化政治合法性的诉求。

然而，中山陵的石碑命运多舛。1937 年日军攻陷

南京，中山陵沦为兵营。据幸存校工回忆，日军曾欲砸

毁碑石，幸得一名通晓书道的军官阻拦，碑文得以暂

存。1945 年光复时，碑面已布满弹痕，金漆剥落如泪

痕。此后三十载，石碑在政治风云中几经沉浮。1949年

后，“中国国民党”字样被水泥覆盖；1966 年红卫兵以

铁锤击打碑面，凿痕至今依稀可辨。直至 1981年，辛亥

革命 70周年，碑文方得修复。这一次次的损毁与重生，

恰似中国近代跌宕命运的缩影，映射着国家民族认同

的撕裂与弥合。

从紫金山巅极目远眺，中山陵那灰白色的阶梯仿

若一条垂落人间的玉带，蜿蜒而下，而谭延闿的碑文，

恰似玉带之上熠熠生辉的明珠。我，谭公家乡的晚辈，

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一介过客，在这骑行途中的特意停

留，静静瞻仰，真切感知一个民族于危难绝境中傲然

挺立的不屈脊梁。

如今，紫金山上四季常青的松柏、石碑依然默默

伫立，中山陵每日迎来送往的游客，大多数人脚步匆

匆，与碑文擦肩而过。然而，总会有一些人，他们伫立，

他们停留，他们在历史深处的皱褶里寻找答案。或许

真正的纪念碑，不在石头之上，而在每一个后来者的

心间，永远闪耀着文明传承的熠熠光辉。

一个村庄可以如何不朽？三星里的答

案是：将自己活成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

在罗霄山脉的尾部，这个与江西萍乡

毗邻的醴陵村庄，静静地守护着一段浴血

的辉煌。从 1924 年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

部燃起的星火，到亭子寨保卫战的枪林弹

雨；从丁斗塘地下兵工厂的锻铁声，到 57

位有名可考的烈士壮烈牺牲。三星里，用

血与火将自己镌刻在了中国革命的宏伟

画卷上。

星火初燃

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长沙长郡中学

的书生意气。1921年，三星里青年易锚、易

湘苏、易汉恢等人，在长沙读书时结识了

《湘江评论》的主编——笔名“二十八画生”

的毛泽东。进步思想的火种，就此传入了

这片土地。

1924 年，在时任湖南省委军工部部长

陈恭的指导下，三星里的革命热情被彻底

点燃。3 月 31 日，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

日子，十多位进步青年秘密集会，成立了

醴陵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为保密起

见，代号“三三一支部”。这星星之火，不

仅照亮了三星里，也预示着一场燎原之势

的到来。

战火淬炼

革 命 不 仅 需 要 理 想 ，更 需 要 武 装 。

1925年，在南二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一

座秘密兵工厂在三星里丁斗塘的周氏玖印

公祠内悄然成立。当年的祠堂，白天是教

书育人的学堂，夜晚则炉火熊熊，铁锤铿

锵。工匠们在这里为赤卫队锻造梭镖、马

刀，甚至研制出了用整段松木掏空制成的

“松树炮”。这些看似简陋的武器，却武装

了湘东数个区的革命力量，在一次次战斗

中，让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当我们今天穿行于乡间，周氏公祠的

土墙泥瓦尚在，但廊柱已斑驳，褐色大门

紧锁。厂址已无，硝烟散尽，唯有萋萋芳

草，覆盖着当年的秘密与荣光。正如村里

的老书记所言：“没了好，没了好哟，转弯

抹角地到这里制造武器的年代过去啦。”

是的，回望历史的痛，正是为了珍惜今日

的安宁。

在那段峥嵘岁月里，三星里不仅仅有

一个地下兵工厂。这里亦是滕代远同志在

醴陵地区革命活动的重要驻地，他曾数次

在此领导武装斗争，将湘东的工农革命推

向高潮。1927 年初，为了回击党内外对农

民运动的非议，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为期

32 天的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湘潭、湘乡、衡

山、醴陵、长沙五县。他来到三星里的兴竹

坡，召开农民和农运干部调查会，获取了大

量第一手资料，为日后那篇著名的《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奠定了坚实基础。兴竹

坡，从此不再是传说，而是三星里人心中的

一座圣地，它见证了伟人对中国革命道路

的伟大探索。

血色丰碑

在三星里村外的青松翠柏间，静静矗

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碑身正面“三星里

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两边镌刻碑文，右边竖写“为国为党

功昭日月”，左边则为“无私无畏气壮山

河”。碑座后墙上，镌刻着毛主席的题词：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我知道，

这座纪念碑是三星里人自发筹措资金建立

起来的。

拾级而上，五十九座青石墓碑整齐排

列。这个数字，让人的心猛然一沉。据统

计，当年的三星里，面积不过三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四百人，却有 57 位登记在册的烈

士。这意味着，平均每七个村民中，就有一

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每八户人家，就有一

个烈士家庭。这片土地上流淌过的鲜血，

早已浸透了每一寸土壤。

其中，易葵连一家的故事尤为惨烈。

1927 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醴

陵。地主易粹轩勾结反动势力，疯狂镇压

革命群众，三星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时任中共南三区农会会长的易葵连与她

的父亲易兆乾、哥哥易大本同时被捕。在

狱中，敌人对易兆乾父子施以酷刑，打断

四肢后残忍杀害。面对年仅 26 岁的易葵

连，敌人用尽了踩杠子、铁钉钉手指、烧红

烙铁等所有酷刑，逼她供出党的机密。但

易葵连始终守口如瓶，最后被活活烙死，

壮烈牺牲。

1951年 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

根据地访问团来到三星里，团长谭全保在

慰问易家后人时，悲痛而又崇敬地说：“你

祖父、你父亲、你姑妈，为了革命英勇牺牲，

是人民的功臣。你们家是‘满门英烈’，你

姑妈易葵连是我国南方地区的‘刘胡兰’！”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易葵连，以及那 56个闪光的名字，共同铸就

了三星里不屈的脊梁。

精神永续

凝视着纪念碑上那颗鲜红的五角星，

天空蓝得平静而深远。先烈们生于斯，战

于斯，葬于斯，他们的风骨已融入这片土地

的血脉。

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三星里人

正是凭着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韧，甩掉了

贫困的帽子，让家乡呈现出乡村振兴的和

谐之美。田埂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乡间

小院里飘出人间烟火的芬芳。这片曾被鲜

血浸染的土地，如今正收获着和平与富足

的果实。

当我们准备作别，一阵清澈的童声合

唱越过山峦，飘进耳中：“共和丰碑上，有我

三星里人，我们是三星里的后裔，接过火种

的人……”

歌声回荡在山谷里，也回荡在我们的

心中。这，就是三星里不朽的答案。这力

量，是代代绵延的力量，是文化传承的力

量，是永不熄灭的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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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
问团访问三星里。

如今已经颓败的周氏公

祠，当年是地下兵工厂所在。

三星里村外的烈士纪念碑。


